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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也可以在网络上引发
爆点。去年12月31日，18位重量
级嘉宾以文学之名相聚，为全
国读者呈现了一场长达5个小
时的文学跨年盛典，人民文学
出版社首开先河的文学跨年直
播引发文学圈内外关注。1月7
日，对新书首发网络直播驾轻
就熟的作家莫言，再次招呼老
友余华、西川，举行了新版《生
死疲劳》线上发布。这两场线上
文学直播，都吸引诸多网络大
平台参与其中，在全网不断掀
起热潮。从“这么大规模的文坛
盛事，真是活久见”“莫言余华
是来说相声的吧”等时事互动
热点，可以发现直播让作家、文
学作品得以大面积传播，文学
悄然在网络实现“破圈”。

新版《生死疲劳》线上发布
会是新书推介会，也是莫言与
老友的聚会。在大众的心中，莫
言和余华可谓中国文学的两座
高峰，但极少有人知道，这两座
高峰竟然曾经是同住数年的室
友。莫言和余华是北京师范大
学鲁迅文学院的同学，还是“睡
在上下铺的兄弟”。为了支持自
己多年好友，余华特地赶来参
加新版《生死疲劳》的发布会。
被网友问及二人当年的校园生
活时，余华直接爆料二人同寝
室时曾共用一支牙膏，引发围
观网友一阵爆笑欢呼。莫言则
回忆二人更有趣的细节，同住
一屋时，莫言正在创作《酒国》，
余华正写着自己的处女作《细
雨中呼喊》。二人中间只隔一个
柜子，“能听到笔尖摩擦稿纸的
沙沙声”，“甚至能够听到彼此
喘气的声音”。柜子中间有一条
缝，写累了，往后一靠，两个人
眼神交汇，“然后灵感突然没
了，他也写不下去了，我也写不
下去了”。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莫
言挂了一个挂历，把这条缝给
挡住了，这才“顺利地完成了各
自的小说”。

在写完《生死疲劳》后莫言
立即送给了余华一本，当时就
让余华如痴如醉。谈及第一次
阅读《生死疲劳》的感受，余华
坦言：“第一个感觉是很嫉妒，
写得太牛了！但第二次读的时
候是高兴，我为莫言高兴，也为
我们中国的文学感到高兴”。为
了参加新版《生死疲劳》发布
会，余华特地重读了这本书，

“每个段落都紧紧地抓住了我。
既看得热泪盈眶又不断地在

笑”。但余华话锋一转，不忘调
侃起自己的老友：“虽然我看哭
了，但是莫言更容易哭，他看个
电视剧都哭。”

这场发布会太有趣，太朴
实，太接地气了。两位中国文学
顶尖作者之间的神仙友情让网
友惊叹，这种友谊不仅仅反映
在生活中，也反映在精神交流
上。网友的互动也很有趣：“聚
在一起都可以开个德云社了”

“两位老师的作品悲伤，日常又
这么幽默，真是把悲伤带给读
者，把欢乐留给自己”。

新版《生死疲劳》线上发布
会期间，直播间人气爆棚，抖
音、哔哩哔哩两个平台的观看
高达300万人次，相关话题在两
个平台冲上热搜榜单。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文学
跨年盛典直播中，18位重量级文
学嘉宾到了现场，50位作家以视
频形式出场，共同畅聊文学5个
小时。这场盛典分别以“文学的
力量”“经典的魅力”“阅读的盛
宴”“青春的希望”四个主题展
开文学对谈，全网总观看量突
破千万次，是一场名副其实的
文化盛宴。

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
朱永新谈及“文学的力量”时
说，“社会科学，像历史、哲学，
更多的是靠理性的力量去打动
人，文学也有理性，但是理性是
用感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作
家把我们生活的场景用文学的
方式呈现出来，所以每个人从
中都可以找到自己或者找到自
己周边的人。它的情感性特别
强，它的力量在整个人文科学
里也有独特性。”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
席、评论家李敬泽从汉字“文”
的意义之独特角度分享文学之
重要：“这个‘文’意味着我们有
想象力，我们有为自己创造一
个世界的能力，我们有为自己
建立一个意义世界的能力。所
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确实
重要，是因为在这个‘文’中，文
学是特别基本的，在各个文明
中，文学在大的‘文’中是基本
的。”

当被问到当今人们阅读经
典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以李
白的诗为例解答：“世界上自从
有了瀑布这种自然现象，就会
有文学家不停地去写它，但是
只有李白的《望庐山瀑布》刷新
我们对瀑布的印象。最杰出的
经典文学家会刷新你对它的认
知，从而使你对它产生新的情

感。”
在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

傅雷翻译出版奖主席董强心中
能够被称得上经典的文学具有
这样的特质：“我觉得它肯定是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采取独特的
视野，用独特的文字，给你展开
一个独特的世界，有了他以后，
你就觉得后来的所有人，出不
了他已经打开的那个疆域，甚
至是在重复他。这样的人、这样
的作品对我来说是经典。”

这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精
心策划的文学盛宴虽然长达五
个多小时，但因为嘉宾们妙语
连珠、金句频出，又有文学游
戏、多语种朗诵等精彩环节，大
家听文学对谈、参与互动猜谜、
点赞、留言，忙得不亦乐乎，弹
幕里“没听够！”“明年一定要继
续办！”等喝彩刷不停。

说实话，一场文学议题的
跨年直播、一本书的发布会能
吸引1000万人次、300万人次的
关注量，这种传播度也只有在
实时互动的网络平台才能实
现。

网络直播兴起之前，作家
推介新作都是举办“小而美”的
线下新书交流会，这固然是作
家与读者交流的很好的渠道和
方式，但奔波在全国各地一场
场举办几十人，至多几百人的
文学聚会，还是效率太低，作
家、出版社和读者都要为此耗
费太多时间和精力才能完成这
种“奢侈的交流”。

但现在不同了，在各大网
络平台上，每个周末都有太
多的文学直播活动、新书发
布会活动，大批中青年作家
聚焦在网络平台上继续给大
众创造着丰富的文学生活。
这些直播活动能最大范围地
传 播 作 家 、作 品 ，这 个 过 程
中，读者不仅能便捷、近距离
地接触超一线作家和他们的
新作，还能去聆听那些放在
几年前并没有机会举办全国
签售活动的作家去谈文学，
小众、新锐、刚起步的年轻作
家也可以通过网络直播面向
更大范围的读者群。

文学遇到直播时代，让作
家、文学与受众的互动更加直
接和方便，文学直播让文学交
流会打破了地域、时间，甚至作
家咖位、名气的局限，让文学轻
松面对读者，直接地交流。文学
直播已经成为阅读生活的组成
部分，无论你是谁，只要你愿
意，就可以拿出手机共享这场
文学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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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可谓源远
流长，但由于造船和航海技术
的缺陷等因素，在几千年的航
海历程中，葬身于大海的船只
不计其数，满船货物也随之沉
入幽暗的海底。经过成百上千
年的孤独等待，只有部分船骸
和货物被后人发现并打捞上
来，让其再次回到世人的关注
之中。打捞出来的文物中，有
一种被称作“琉璃”的古代玻
璃，它在现代社会中所受到的
关注度，恍若前世一般不温不
火。

说起琉璃，人们认知度最
高的莫过于琉璃瓦之类的铅釉
陶制品，作为建筑构件，它们为
人们所熟知。为何古代玻璃也
被称为琉璃呢？

经考究各类古代文献及实
物可知，被称为琉璃的物品其
实有三类：一是天然宝石。如
唐代药物学家陈藏器的《本草
拾遗》云：“琉璃，西国之宝，玉
石之类，生土中。”二是玻璃。
如《魏书·大月氏传》记载有：

“世祖时，其国人商贩京师，自
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于是采
矿山中，于京师铸之。既成，光
泽乃美于西方来者。自此中国
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1970
年，西安南郊何家村发现了一
批唐代窖藏文物，其中有一银
罐，银罐盖内留有唐人题记，
其一为“琉璃杯碗各一”。然罐
内实物只有一水晶杯和一玻
璃碗。由此可见，在唐代，水晶
(天然玉石)和人工制造的玻璃
都被称作琉璃。三是铅釉陶制
品。唐代崔融在《嵩高山启母
庙碑铭》中写道道：“周施玳瑁
之椽，遍复琉璃之瓦，赤玉为
阶，黄金作门。”北宋李诫建筑
巨著《营造法式》中明确记载
了琉璃的配方：“凡造琉璃瓦
等之制，药以黄丹、洛河石和
铜末，用水调匀。”

由此可知，古时称一物件
为琉璃，若不见实物，则难以知
晓其为天然宝石，或是玻璃器
皿，抑或是釉陶制品。

近十多年来，渔民在中国
南海西沙海域捕鱼时，打捞出
不少文物，其中就有古代玻璃
器。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也
入藏了一批从西沙水域出水的
明代玻璃器，并向公众展出。

展出的玻璃器物中，主要
有玻璃环、玻璃盘、玻璃杯、玻
璃罐、玻璃发簪和玻璃串珠等。
其中，玻璃环的式样有四种，颜
色也比较丰富，有红、绿、蓝、橙
等颜色。玻璃盘有直腹和弧腹
两种，比较浅，都是透明的，但
透明度不是很好。玻璃杯形状
类似于现代的小啤酒杯。

那么，中国(海南)南海博物
馆收藏的这批西沙水域出水的
古代玻璃器，来自哪里？回答这
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了解
一下中国古代玻璃。玻璃一词
源于梵语，被译作“玻瓈”。在我
国，“玻璃”一词最早见于宋朝，
指代国外进口玻璃器皿。如宋
乐史《太平寰宇记》中载：“劫国
唐武德二年遣使献玻璃水晶杯
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
枣，小者如酸枣。”清康熙年间，
内务府造办处设立“玻璃厂”，
其所出制品一律以玻璃命名

之，以区别于琉璃瓦等釉陶制
品。

中国古代玻璃起源比较
早。学者干福熹等人采用科学
分析的手段，结合考古学、历
史学的观点，对出土于新疆、
湖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
和贵州等地的西汉(公元前200
年)以前最早的中国古代玻璃
进行研究，发现早期中国玻璃
的制备技术与原始瓷和青铜
冶炼技术相关。中原地区最早
的古玻璃制造是从原始瓷的
瓷釉制作演变过来，用草木灰
做助熔剂，始于春秋和战国早
期。随着玻璃制作技术的发
展，至汉代，中原地区的玻璃
制作技术已传至我国境内南
方和北方地区，外传至朝鲜半
岛、日本、东南亚和中亚地区。
同时，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
国外玻璃制品及玻璃制作技
术也传入中国。

中国古代不但很早就发
展出自己的玻璃制作系统，之
后又学习了国外的玻璃制作
技术，制作的产品不仅能够满
足自身社会所需，还源源不断
地销往海外。南宋时中国就向
渤泥国(今印度尼西亚加里曼
丹)、麻逸国(今吕宋岛)、三屿
(今吕宋西南诸岛，麻逸属国)
三地输出“琉璃珠、琉璃瓶子”

“五色琉璃珠”“五色烧珠”等
玻璃制品。元朝时，汪大渊在

《岛夷志略》中记录了当时海
运销往各国的货品，其中就有
大量的玻璃制品，如“烧珠”

“黄红烧珠”“紫烧珠”“红绿烧
珠”“硝珠”等。明朝时，郑和七
下西洋也向海外带去了玻璃
制品。

这些玻璃珠等饰品，备受
海外居民喜爱。如《岛夷志略》
彭坑(今马来西亚)条：“富贵女
顶戴金圈数四，常人以五色焇
珠为圈以束之”；《派涯胜览》
榜葛刺国(今孟加拉)条：“其行
身穿挑黑缐白布花衫，下围色
丝手巾，以各色硝子珠间以珊
瑚珠穿成璎珞佩于肩项。又以
青红硝子烧成镯，戴于两臂”
等等。

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收藏
的这批古代玻璃，除玻璃酒杯明
显带有西方艺术风格，需要进一
步论证之外，其余皆为中国风的
艺术造型，应为古代中国制作并
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向境外输出
的外销产品。其中，部分为妇女
装饰用品。如纤细有开口的各色
玻璃环，应该是玻璃耳环。口径
较大的玻璃环，应为手镯，戴于
手腕或两臂，特别是较厚的玻璃
手镯，形制大小如同玉质手镯一
般，可能为仿玉作品。古代的南
方，人们就喜欢用玻璃仿玉。而
玻璃串珠也应该是上述的“各色
硝子珠”之一了。

随着考古的发现，新疆若
羌县巴什夏尔遗址的玻璃作
坊，以及博山琉璃厂窑址等古
代玻璃制作遗址开始为人所熟
知。如果说这些玻璃窑址在实
地上证实了中国古代确实生产
玻璃器物，那么现今在西沙水
域打捞出来的中国古代玻璃器
物，则在实物上证实了中国古
代先民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将
本国制作的玻璃制品源源不断
向海外输出，尽管其数量上远
不及瓷器等大宗商品。

作品首发热衷搞直播，还有大咖网络跨年

文学直播正当红

【文化观】

“捞”起古代玻璃的身世

【短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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